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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女性阅读与家族书香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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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是中国古代女性阅读最活跃的时期，尤以江南显著。清代江南女性阅读兴盛的社会因素在于江南兴盛的女

教和发达的藏刻书业，内生因素则是阅读是女性的心灵慰藉以及忘我苦读行为。阅读使女性自身书香萦绕，对家族书香充

满自豪感与传承责任感，并通过“课子”这一行为，不仅教之能读、会读，授以读书观与阅读方法，还教化以书香理念，为家族

书香传承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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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古代女性阅读最活跃的时期，尤以

江南显著，出现了诸多一族之中女性普遍好读书、擅
吟咏的风雅局面，谱写了中国阅读史上的动人篇章。
如长洲文化世家许氏，仅藏书家兼刻书家许虬一家

中，其母顾道喜“性癖书，博雅名通”［1］99，其妹许定
需“自幼受诗于母”［1］100，长女许心榛( 字阿秦) “与
妹阿莼、阿苏、阿芬唱和为乐，又与母妗张采于称闺
中诗友”［1］100，次女许心碧( 字阿莼) “手录唐绝句娱
玩，兴到偶一作词”［1］100，三女许心檀( 字阿苏) “明
慧好学，其韵语多出天然，兼工于书”［1］101，四女许心
澧( 字阿芬) “年十二喜弄翰，寄托咏吟”［1］101。山阴
著名藏书世家祁承 家族中，曾以商景兰为中心，缔

结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读书、创作群体: “公
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
三女德茝、德渊、德琼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
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
台焉”［2］727，祁门女子“俱解读书，每于女红之余，或
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遡古昔，衡论当世”［3］289，
甚至“青衣、家婢，无不能诗，越中传为美谈
云”［4］242。他如吴江叶氏、吴江沈氏、秀水黄氏、华亭
章氏、海宁查氏、华亭郑氏、平湖张氏等都是典型的
唱和家族，族中才女辈出、嗜好阅读、一门风雅。
清代江南兴盛的女性阅读现象，有其产生的外

部因素，更因其内生动力，而家族书香的传承亦和女

性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上便是本文探究的

要点。对于“江南”范畴，古今中外历来众说纷纭，
本文依据上海大学吴仁安教授在《明清江南著姓望
族史》中的观点，即指“长江以南的江苏南京( 明代
称‘应天’，清代改称‘江宁’) 、镇江、常州、苏州、松
江等五府和太仓直隶州，安徽省的徽州、宁国、池州、

太平和广德直隶州等皖南诸府郡州县，以及浙江省

全境”［5］3。

1 清代江南女性阅读风气形成的社会氛围

清代江南兴盛的教育使女性拥有了阅读的能

力，而发达的刻书业与私家藏书使得女性有了阅读

的对象。这便是清代江南女性阅读风气形成的社会
推动力。
1． 1 清代江南女教的兴盛
“女性读者兼作者诞生的先决条件———作为一
类人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是一群有相当人数的识
字妇女的同时存在”［6］31，而此则需通过教育。清代
江南的社会教育不仅私塾发展极盛，且男性塾师勇

于招收女弟子，如袁枚招收的女弟子中已知籍贯或

生活地的就达 52 人［7］187，陈文述女弟子涉及江苏、
安徽、山西、广东、陕西、浙江、河北等地 44 人［8］217。
同时，女性塾师群体崛起，如徐湘雯、胡慎仪、商景
兰、沈善宝、黄媛介等都做过女塾师，黄媛介更因作
为职业女塾师而获得不小称赞: “在一个男性统治
的竞争领域，对一位女性来说，这一功绩并不

小”［6］126。
清代江南的世家、望族非常注重对女性的家庭

文化教育，这是女性受教育的最主要方式与途径。
如海盐彭氏一族中，彭原广妻刘氏对子女教育一视

同仁，彭氏“闺阁而开文教者，自刘始”［9］1018，长洲彭
氏更是将女子读书写入了《义庄规条》中［10］。钱塘
汪端“襁褓即从先太夫人口授六朝唐人诗，七岁试
笔为小诗，多经先府君点定”［11］329，其父还聘请了高
迈庵秀才课之读。青浦陆凤池“少时从族叔祖受四
子书、《毛 诗》，皆 读《集 注》。迨 长，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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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12］1134。秀水钱与龄“少承曾祖母南楼老人家
学”［13］575。平湖张凤虽幼失怙恃，但“赖诸父兮训朝
夕”［14］，从而“能读《尚书》《毛诗》《小戴礼》及《离
骚》《烈女传》《六朝人小赋》”［14］。张凤亦重视对女
儿的文化教育，其夫言: “每家事余闲，即取汉魏唐
宋古今诸体，与儿女辈私相考论。以故予两女略知
拈韵，皆室人教也”［14］。安徽泾县吴秀珠亦是接受
良好家庭教育的典型，其父云: “四岁，太夫人课以
《女孝经》《内则》，俱能成诵，尤喜曼声长咏。先总
宪公间授以杜诗，数过辄背诵如流……十二，从五弟
学诗词，时有警句”［15］983。在上述情况下，世家与大
族的女性普遍受到了良好教育，据丁绍仪在《听秋
声馆词话》中记载: “吴越女子多读书识字，女红之
暇，不乏篇章，近则到处皆然”“清初女教之盛，集二
千余年来之大成”［7］187。
1． 2 清代江南刻书与藏书的发达
书籍是传统社会中女性得以实现阅读的最重要

与最关键的因素，书籍的缺乏直接制约了女性的阅

读行为，如吴县汪玉轸好读书，囿于家中无所藏，只

能反复品读仅有的《四书》、李渔十种曲及《聊斋志
异》，幸而从表弟朱春生处借得名人诗稿而获一览。
我国刻书业在明中期及以后形成了“以金陵、建阳
为龙头，燕京、苏州、杭州、湖州南北辉映，星罗棋布
于全国的局面”［16］，至晚明及后，人们可毫不费力地
从书肆中购得喜欢的书籍，中国私人藏书在清代进

入高峰，尤其以江南为盛:“其收藏之地，于吴则苏、
虞、昆诸剧邑，于浙则嘉、湖、杭、宁、邵诸大郡”［17］9。
清代江南不仅藏书家人数多、藏书量大，仅嘉兴一府
藏书家有 357 人，其中万卷藏书家 51 人。在这种情
况下，家有藏书的女性足不出户便可饱览群书，如桐

乡程娴“家有藏书万卷，时获浏览”［1］354，钱塘闵怀
英“善本书插架万轴，穷治者廿余年［1］213，查惜归马
思赞后日坐藏书万卷的道古楼中，“以丹黄校雠为
乐”［1］155。女性亦有机会从书肆购买，如钱塘潘佩芳
“喜藏书，赀不足恒典钗偿之”［1］400 ; 山阴胡慎容“岁
余，乃自购经传及韩、欧、曾、苏文，读之不卷……”［18］，
其女冯思慧亦因买得新书而欣喜，赋诗云:“买得新
书饶雅韵，拈毫莫待雨声催”［19］267 ;钱塘徐德音常常
“囊剩余钱购异书”［20］24，不惜“每为购书轻破
产”［20］64。

2 清代江南女性阅读风气浓郁的内生因素

清代江南女教的兴盛和藏刻书的繁盛，给女性

阅读创造了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注

重对女子文化素养的培育，但大凡还是认为女子拥

有读书、识字能力即可，并不需博览群书、博古通今。
甚至身为女性者亦如此，如仪征梁兰漪期望儿子通

过读书登“龙门”，在《课端儿夜读》诗中云:“茹荼矢
操吾何恨，励志登龙尔奋先”［21］98，对女儿则注重三
从四德的培育，能识字即可，其《课女》诗云: “识字
聊免村，何须博今古。多少薄命人，偿尽诗书苦。四
德与三从，殷殷勤教汝。婉顺习坤仪，其馀皆不
取”［21］99。好读书的丹徒鲍之兰亦如此，在《示璿玘
二小女》诗中云: “儿莫如娘耽吟咏，但工刺绣少看
书”［22］224。但女性对阅读的热情，却远远超出了社
会及家庭的预期，这便在于女性内在驱动使然。
2． 1 从“寂寞读书”到“心灵慰藉”:清代江南女性
的阅读驱动

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日常生活是非常单调的，绝

大多数大家庭或名门望族的女性一生都是在障人眼

目的层门琐户、重帷、屏风后面度过的［23］70。而男性
则常常需要“外游”，诸如游学、教馆、游幕、游宦等。
仅以游幕为例，据学者研究在康熙中迄嘉庆末便

“至少有 1 /3 以上的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人有过
游幕经历”［24］31。所以夫妻之间日日朝夕相处也是
不可能的。于是“阅读”便成了女性打发大量无聊
时间的最好方式，诚如长洲金逸所言:“除此更无消
遣法，读书才倦枕书眠”［25］37。未嫁前，“昔年姊妹
处深闺，竟日摊书不启帷”［22］181，“终日坐小楼，芸编
缃帙，罗列几案”［26］1162 ;夫外游，“独坐深闺谁是伴，
半床诗史数瓶花”［27］481 ;夫早逝，“案头设古书，读过
苦追忆。借此以解忧，频年伴孤寂”［28］1032。陈蕴莲
《秋窗风雨》更道尽了独守空闺、唯读书以消寂寞的
辛酸:“辛亥秋，外子转饷中州，纸醉金迷，备尝酒地
花天之乐。余则津门寂处，昕夕焚香，每当风雨纷
如，辄坐阅一编，间以吟咏，感怀思念，得长句名《秋
窗风雨夕词》”［27］506。
而“阅读”一旦开启，就如同打开了一扇和外界

相通的窗户，阅读便成了她们孤独心灵的慰藉与寄

托，以致“生无他嗜惟千卷”［29］1013。而成为女性心
灵慰藉和寄托的阅读，所表现出来的热烈程度与持

续性常常令人吃惊。鄞县屠瑶瑟与其嫂沈天孙都喜
好读书，常“徵事紬书，分题授简，纸墨横飞，朱墨狼
藉”［30］748，瑶瑟父亲屠长卿笑其言:“但有图书箧，都
无针线箱”［30］748。同样因专注阅读而无暇顾及女红
的还有骆绮兰之女，骆绮兰云: “堪笑女儿针黹废，
终年闭阁只翻书”［31］650。骆绮兰字佩香，江苏句容
人，随园女弟子之一，好读书到在梦中偿还了拥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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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藏书万卷、诵读如流的愿望: “梦到幽闲处，风光
似早秋。奚童遥引导，是我读书楼。素壁题新句，朱
扉似旧游。牙签三万轴，掩卷诵如流”［31］597。她自
言“余之梦多是想所未及”［31］597，可见她对藏书、读
书的渴求。阅读甚至成了女性缓减、消除病痛的良
药。长洲金逸自幼体弱，因多病、纤瘦而小字纤纤，
成年后亦常年病痛缠身，从“何堪我病更三暑，记读
君诗已二年”［25］37“笑我此身容百病，何人有艾畜三
年”［25］42等诗句中便可见“病”在她生活中占据了重
要部分。但她并不因此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更从未
停下过阅读，病重时“知有新诗忙起读”［25］30，“病竖
诗魔，作终宵之伴侣”［25］43，自嘲“人间那有痴于我，
病到无聊转读书”［25］38。所以郭麐才说纤纤正是靠
着阅读来支撑着病体:“赖有诗篇能过日，不然病骨
奈三年”［25］37。“蕉园七子”之一的毛安芳更是将读
诗、做诗当成了自己子孙般的依靠: “诗乃我神明，
即我子矣”［32］331。正因为阅读源自内心的驱动，阅
读成了大多数清代女性的终生爱好。如杨蕴辉晚年
时仍“一卷时为伍”“披吟夜常午”［33］613 ; 徐德音“年
老犹日阅书一寸”［1］183，洪业《画人补遗》则言其“年
八十余，犹手不释卷”［34］1。
2． 2 从“读以致悦”到“忘我苦读”:清代江南女性
的阅读行为

“被服纨与绮，浏览圣与儒。岂为荣名计，简编
自堪娱”［35］21，这是平湖陆烜媵妾沈彩深夜读书时的
有感而发，不仅是她个人阅读心态的写照，也是清代

江南女性阅读心态的普遍反映。传统社会中女性没
有科举入仕的机会与压力，“阅读”于她们是完全源
自内心的喜好，是不带功利的“悦读”。汪端还以
“自然好学斋”名自己的集子，以表明她读书、著述
的行为皆出自天性而非功利。反映在读物的选择
上，就是完全凭借喜好来选择。从整个江南女性群
体的阅读而言，诗、词、文、史、儒家经典、女教读物、
佛道典籍、绘画、书法、戏曲、小说、医药、数术、天文、
历算、碑刻、家训无所不包。如武进王采薇不仅“耽
文史，手不释卷”［1］294，且对道家书籍情有独钟: “每
明窗净几，读书临帖，煮茗供花，翛然物外。时翻道
家书，志神仙”［1］294。王贞仪( 迁居江宁) “于书无所
不窥，工诗、古人辞，尤精天算，贯通中西”［36］，著有
《星象图释》《象数窥余》《筹算易知》等 86 卷著作。
仁和吴藻“幼而好学，长则肆力于词，居恒庀家事
外，手执一卷，兴至辄吟，尝写《饮酒读骚图》”［1］445。
嘉兴李璠“通习《孝经》《毛诗》《小戴记》《列女传》
诸书，尤酷嗜唐人诗，脱口辄谐声律”［1］282。嘉兴钱

仪吉妻陈尔士不仅熟读女教类，且有《闺门集礼》
《妇职集编》《听松楼女训》等编集之作。山阴王端
淑“读书自经史及阴符、老庄、内典、稗官之书，无不
流览淹贯”［13］196。余姚闻人徽音“工琴善弈，博览群
书”［1］34。常熟江淑则“涵泳典籍，兼工词赋”［37］1152。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江南女性虽“读以致悦”，

却往往废寝忘食地“忘我苦读”。胡慎容常“风雨一
灯，拥残书数十卷，刻苦如书生”［1］235，甚至与夫宦游
时也必随身携带书籍，有“两肩书本是行装”［4］2956之
句传世。汪端“每终日坐一室，手唐人诗默诵，遇意
得处，嗑然以笑，咸以‘书痴’目之”［38］322。甚至苦读
致疾，如侨居吴县的江珠“耽经史，常夜半犹手一
卷，以是得寒嗽疾，久成劳瘵”［39］900，流寓苏州的张
学雅常常吟咏彻夜以致“心血耗尽，遂致不
起”［40］33。沈彩更是但有闲暇即苦读的典型: 春风
里，她“洗妆初罢，闲坐海棠红影下。且展瑶函，兰
吹吚唔读二南”［35］74 ; 夏日里，她躲在阴凉处“诗吟
一章或两章，黄鸟嘤嘤夏日长”［35］25 ;秋夜里，她对月
吟诗，“诗句从心琢”［35］71 ; 冬雪中，仍不忘读书、品
诗:“疏帘残雪共论诗，不信人间有别离。梦里忽吟
肠断句，梅花帐底被春知”［35］28。曾有一邻家小妹以
“读书徒自苦”劝告她，沈彩言: “多谢邻姝言，余心
慕终古。譬蜂酿蜜性，性命藉为主。千函敌百城，万
事轻一羽。但愿长如此，来生仍女姥”［35］51 － 52。世
人眼中的“读书苦”于她们而言是“甘如饴”，是故江
淑则言:“惟我读书如食蔗，甘旨渐入佳境心窃喜。
莫笑闭门不出游，对书胜对佳山水”［37］1165。

3 清代江南女性阅读与家族书香传承

王安功研究员认为我国“书香门第”产生的内
生动力之一便是家族对读书的引导。［41］笔者以为，
无论是清代江南的“书香门第”还是“耕读之家”的
读书引导实践中，女性尤其是在“父教缺位”( 父亲
外游或早逝) 情况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清代
江南女性阅读兴盛使得女性自身书香萦绕，成为家

族书香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因着自身对读

书的热爱与渴望，对知识追求与家族书香有着强烈

的自豪感与传承责任感，并通过“课子”这一具体行
为，不仅教之能读、会读，还传授以读书方法，教化以
书香理念。
3． 1 严情、慈情与苦情相融合的阅读引导
当女性课子之时，“师”的职责使其严以律之，

并突出体现于“父教缺席”之时。郑兰孙丈夫宦扬
州时，子徐琪才八九岁，据其回忆:“琪随侍先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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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每篝灯课读，漏三下始罢。恒谓琪曰: ‘尔毋
以我为严也。尔之成立，未知吾及见否’”［42］1085。
武进张惠言父亲早逝，据其回忆母亲姜氏每夜课之

读至四更天: “夜则然一灯，先妣与姊相对坐，惠言
兄弟持书倚其侧，针声与读书声相和也。漏四下，惠
言姊弟各寝，先妣乃就寝”［43］94。陈尔士课子读书亦
常至夜分，甚至殁前一时犹令幼子读《易》于床边。
平湖张凤亦“漏下三鼓，犹课督不已”［14］。丈夫沈
廷光教馆吴门时，孔继瑛承担了课读子女的重任，且

“课子严而有法，家贫不能购书，令长子启震借书抄
读，时复代为手缮”［1］150。
“慈”是每一位母亲特有的情怀，故而在严课子
孙时亦常流露出慈情。丈夫去世后，顾若璞不仅
“发藏书，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明通纪》《大
政记》之属，日夜披览”［44］1401，还为了给儿子营造安
静的读书环境而专门造了一艘读书船，慈母之心细，

可见一斑。再如陆费湘，在儿子离家北上时劝诫其
不忘读书、四海为家，同时溢满了深深的担忧与叮
咛:“男儿苟有志，岂甘老茅屋……四海原为家，何
必恋邦族? 文章可疗贫，藉以谋寸禄……”“即怜年
尚小，复愁行路独。世故须阅历，人情多反复。举足
如履冰，守身如执玉。谦和人所钦，狂妄自招辱。尚
宜读诗书，切弗嗜糟麹……”［45］4234而在儿子科举失
利时，母亲一改往昔课读之严厉，进行宽慰与疏导。
在得知两儿子落第后，归安叶佩逊继室李含章便以

“得失由来露电如，老人为尔重踟蹰。不辞羽铩三
年翮，可有光分十乘车。四海几人云得路，诸生多半
壑潜鱼。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46］475

抚慰之。
女性还善用苦情来引导子女读书。阳湖左锡嘉

丈夫早逝，锡嘉撑起贫寒之家、课读子女，赋《新纻
词》诉持家之艰辛而戒子勤读书、惜光阴: “春风二
月柘枝雨，村落家家卖新纻。东邻西舍悄无语，十指
凝冰劈丝缕。愁心入夜丝缕长，孤儿自课灯微茫。
遗挂在壁月在梁，掷梭揽卷分馀光。寸丝尺缕计衣
帛，良夜更应分寸惜。书中微旨贵心得，孤儿孤儿漫
休息”［47］1335。季兰韵在儿子贪玩荒废学业后，诉以
苦辛、泣涕涟涟，感化儿子励志苦读: “自课两年同
卧起，丸熊画荻妆台里……师怜孤子任儿乐，不把儿
身苦束缚。岂知十月远阿娘，孝经论语皆茫茫。两
年辛勤付流水，清泪涔涔不能止。儿见娘悲也涕涟，
转言愿读傍娘边。寒窗两月伴儿读，渐禁顽心书渐
熟……”［28］1011梁兰漪则以典钗购书、寒窗课读的劳
苦来感化儿子刻苦读书:“钗梳典尽购书篇，风雨声

中夜不眠。茕独可知孤六尺，辛勤莫负教三迁。茹
荼矢操吾何恨，励志登龙尔奋先。须记寒窗灯影下，
金针和泪伴年年”［21］98。海宁藏书家蒋光煦年仅 10
岁而遭父丧，赖嫡母马氏抚养与课读，每每光煦不努

力时，马氏便责令他跪在父亲遗像前，一边哭泣一边

劝诫:“蒋君即卒，安人教光煦益严密，岁时塾师归，
则自课之，读稍间，将加以夏楚而不忍，则使长跪父

景堂前，泣涕告诫之”［48］423。马氏的苦情课读效果
很好，光煦“亦感动，自厉于学”［49］667。为了纪念母
亲课读之事，光煦长大后还专门请著名画家钱杜、蒋
宝岑、费丹旭、张熊等绘制了《篝灯教读图》。
3． 2 读书观念与阅读方法的传授
相对于女性自身“读以致悦”的读书观，女性在

课儿孙时，则更多地在于读书成大儒、科举入仕观念
的传授。因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故女
性注重教育子孙重视学习儒家经籍，徽州汪嫈便以

“膏粱罔足贪，六经须拄腹”［50］1365训诲子孙。会读
书的女性深知“方法”对于读书的重要性，不仅授之
读书方法，课读亦有方法。如汪嫈认为“熟读”是读
书之根本: “书味至无穷，沉浸并浓郁。但可食不
饱，不可读不熟。熟读万卷书，厌饫终身足”［50］1365 ;
当丈夫宦游时，陈书依据孩子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

地课读: 5 岁的钱界以《小学》开蒙，8 岁的钱峰教读
《孟子》，10 岁的钱陈群教读《春秋》，还手录朱子读
书法以供他们参考。海宁藏书世家蒋氏族中妇女则
不仅是课子读书的典型，还是传授“藏书为读书”观
念的代表。海宁蒋氏自蒋云凤子辈开藏书之风至衍
芬草堂藏书捐献于公，家族藏书传承六代、延绵近
200 年。至蒋光煦和蒋光焴辈时，都幼而孤露，赖母
辈教导。蒋光煦母马氏认为“积金未必能守，积书
未必能读”，只要光煦愿意读便助其购买之，光煦在
《刻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后序》中记载:“光煦少孤，先
人手泽，半为蠹鱼所蚀。顾自幼即好购藏。三吴间
贩书者皆苕人，来则持书。入白太安人请市焉，辄叹
曰:‘昔人有言:‘积金未必能守，积书未必能读。’若
能读即为若市。’以故架上书日益积。”［48］667蒋光焴
年仅 4 岁而遭父丧，祖母钱氏以藏书的价值在于读
书训诫之: “积书亦何为，不徒守以老。大母谓儿
曹，能读为能保……”［51］68。光焴亦以苦读而自律。
蒋光煦和蒋光焴能成为清代闻名东南之大藏书家，

蒋氏之书香能在父死、子幼下传承百年，其母辈之功
实不可没，无怪乎钱泰吉言: “夫以安人之贤，视异
腹子如所生，故无足异。假令不明乎教子之义，而惟
事姑息之爱，则光煦之学之成与否未可知也”［4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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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言钱氏“有德于蒋”［48］486。
3． 3 家族书香理念的教化
爱阅读的女性对家族书香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与

传承责任感。王淑卿《送儿子入学》一诗云: “况我
贫贱家，差幸书香衍。迢迢十五传，儒门泽已远”，
句下自注云: “吾家自前明来十五传，书香不断，学
使者河间纪公曾书‘书香世业’匾旌之”［50］1121 － 1122。
仪征阮元之妻孔璐华教子云:“愿汝能知书味好，他
年方守旧家风”［52］119。钱塘孙佩兰在丈夫过世后，
对儿子的期待亦是传承家族书香: “伤心膝下孤儿
小，一脉书香望后成”［53］548，“能继书香如我愿，门楣
重整旧根基”［53］551。上述女性强调家族之书香延
绵，告诫子孙要“绍家风”“守家风”“继家风”，不仅
是自身对家族书香传承的护持，也是用祖宗的力量

来教育子孙，因为“辱没先人，在中国读书人看来，
是最大的一个道德的罪过”［54］115。再如钟韫，在明
清鼎革之际，不仅支持了丈夫的反抗和坚守，挑起族

中重担并辛苦课读子女，以“才名终世态，学业有家
传”训示历代子孙，使得海宁查氏一族家学相袭、书
香不断而历数百年之久。海宁查氏除明代出进士 6
人、举人 17 外，清代出进士 15 人、举人 59 人［55］，其
闺秀诗群亦崛起，闺阁诗人至少达 52 人［56］，成为著
名书香世家。钟韫亦成为了查氏族中公认的“壶
范”，誉其为“母师”“女宗”。

4 结语

清代江南女性阅读无疑是中国阅读史上的动人

篇章。阅读不仅使女性浸淫书香，亦使她们成为家
族书香传承的重要纽带。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明清
时“才女大都是出身于文人仕宦之家的小姐”［57］29，
清代女性阅读风气仍基本局限于上层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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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Reading and Reading Tradition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Qing Dynasty

Ling Dongmei

［Abstract］ Qing Dynasty is the most active period of female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especiall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Social factors for the prosperity of female reading were well － developed female education and
printing industry． Internal factors were women’s desire for reading and their painstaking efforts． Reading made
women become knowledgeable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promoting family reading． They encouraged
their children to read more and more books，and taught them reading methods，which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reading．
［Key words］ Qing Dynasty;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emale reading; Reading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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